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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水浒》中的牛二一样，刁蛮愚顽的阿尔

萨斯打上门来，要见才高八斗的纳尼班达老爷，

他时哭时笑，时而耍赖，时而表现出弱者的谦

卑，直闹到让纳尼班达老爷不得不准备出来见

他⋯⋯

——— 一千四百年前发生在姑臧的故事

贾平凹

阿尔萨斯一到了挡栏前，就喊：“喂，你出

来#”蹴在胡杨木桌底的小伙计正努力地搬动
酒坛，一扭头看见了一双破旧肮脏的皮靴，还

有一只羊；桌腿的横档遮住了脸，一把没有鞘

的刀露着刀尖，早晨的太阳在上面跳跃。小伙

计慢慢站起来，挡栏上就是一张紫红而有道

长疤的脸，小伙计立即一声惊叫，连人带坛塌

下去，发出巨大的哐 响。“喂喂，喊你的，小

子#”阿尔萨斯已经燥了，开始啪啪地拍打起
挡栏。

七八个粗壮的伙计踢哩刷啦涌了出来，

酒店还没有开张，他们在厨间忙活，全抄了勺

子，铲子，烧火的棍子和菜刀。幸好没有打开

大门上的挡栏，但挡栏是抵不住阿尔萨斯一

脚踢的，他们在挡栏内站成一个半圆，怒目而

视。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阿尔萨斯说。他

的声调缓下来，有疤的左脸却在不停地抽

动。

“老爷不见你#”
“我不是德鲁菲斯浦派来的。”阿尔萨斯

又说。

“滚吧，你这疤鬼#”
“怕我了$”阿尔萨斯笑了，“阿尔萨斯是

带着羊来见纳尼班达老爷的，今天我可不愿

弄乱了姑臧城最豪华的花门楼#”
阿尔萨斯斜坐在了挡栏外的石门墩上，

用双腿夹住了羊的胯子，羊白洁得没有一点

杂色，衬托人更加丑陋，但有着盘卷得十分优

美的角的羊头乖乖就在怀里，阿尔萨斯将双

手放了上去，轻轻地敲。

胡杨木桌底的酒流出来，一窝酒在砖铺

的地上乱钻。面如土色的小伙计从桌后往二

道门爬，后厅里并没有人，纳尼班达老爷在厅

外的花园里晾书。纳尼班达老爷现在不仅是

个大富商，而且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了，新

近从长安购置了十二箱书籍，晾书时是不让

任何人插手的。小伙计从菱花格子门跑出去，

因为急促，一下收不住脚步，待抱住晾书的木

架，衣衫上的酒沾湿了一摞书，纳尼班达老爷

的眼睛都竖起来了。

“老爷老爷，”小伙计说，“来啦来啦#”
“你来干啥$#”
“他来啦，德鲁菲浦手下的那个疤脸又来

啦#”
纳尼班达老爷的脸一下子阴了。

“他牵着一只羊，坐在门口喊叫着要见

你。”

“就说我不在#”
纳尼班达老爷转身就进了后厅，顺着二

道门侧的楼梯到了二楼，他听见了疤脸的笑

声，怪异得像夜空中的隼啸。

慌张的夫人和管家立即关闭了二道门，

也顺楼梯上来。楼是转角结构，八根粗大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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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木柱里可以俯视一楼的大厅。天窗的阳光

像雾一样弥漫下来，隔着柱子，斑驳一片，纳

尼班达老爷并没有站在扶栏边。推开那间书

屋门，老爷在垫着雪豹皮的椅上坐着，一脸铁

青。管家说：“老爷，你再仁慈，也不能让德鲁

菲浦这样欺负啊-.”
纳尼班达老爷没有作声。

“还要饶他，咱在姑臧城里就没法呆了。”

花园旁边的客楼里传过来琵琶声，大珠

小珠落玉盘似地滑润，一帮从敦煌来的商人

并不知晓花门楼前发生了什么，依旧拥着歌

妓在唱：姑臧古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路漫漫⋯⋯

“把二道门关了，不要惊扰了客人。”纳尼

班达老爷说。

夫人乍手乍脚地下楼去，才清醒二道门

已经关了，便唤了两个奴仆守在那里。

“刊行书的时候，德鲁菲浦不是没有反应

吗-”
“听说他得到了 《中国通鉴》，顺手便扔

了，他这个文盲，是不读书的。”管家说，“可

是，《中国通鉴》一刊行，老爷你的威望如日中

天，到处都在议论国王陛下可能要召回德鲁

菲浦，让你取而代之⋯⋯”

“不是让你想办法把这个疤脸从他那儿

撬掉吗-”
“是这样的，老爷，原本要让这恶人的儿

子去沙州收购那批香料赚钱，可夫人说这是

肉包子打狗⋯⋯”

纳尼班达老爷烦躁地摆摆手，让管家去

门口应付，就胡乱地翻动案头上那一堆书。偶

尔翻开的一页，是《庄子》的文章，文章写道：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

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

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雏，

子知之乎- 夫鹓雏 ，发于南海而飞往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

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
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 纳尼班达老爷叹息
了。伴随着叹息，是客楼里继续传来的歌。曲

调他是熟悉的，应合着听词：花门楼前见秋

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

相逢须醉倒。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连眼睛都闭

上了。

歌声渐渐软下去，商人们似乎真是醉了，

纳尼班达老爷突然地站起来，想要去拜见州

府大人：州府大人能否出面平息恶意的骚扰

呢- 但是，他走出了房间，却倚在那根漆得乌
黑的楼柱上，看见了那个恶人还坐在大门挡

栏外，左脸上从眼角一直斜到嘴边的伤疤泛

着紫红颜色。

这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一个上午，尊贵而

文雅的纳尼班达老爷感到了无奈。作为粟特

国的特使，纳尼班达老爷最得意于走遍了长

安和洛阳各地，终于筹建了粟特国驻姑臧的

商社，但遗憾的是商社建成，国王陛下却委派

了德鲁菲浦来做首领。政治的落寞，然后他有

一大批国内的朋友，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

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文化考

察了。于是，他依旧留在姑臧，并且接来了家

眷，一边做些小买卖一边开始了 《中国通鉴》

的写作。德鲁菲浦是瞧不起他的，便把一批滞

销的地毯送给了他，“能把这批货卖出去，你

就有好日子过了.”德鲁菲浦拍着他的肩，“粟
特人不做生意就不是粟特人啊.”纳尼班达老
爷受到了嘲笑，但纳尼班达老爷真的是时来

运转，他将这批地毯运往洛阳，经一位汉人朋

友的帮助，全部以高价推销了出去，连国王陛

下都赞叹了。纳尼班达老爷的生意越做越大，

影响和势力几乎超过了商社，德鲁菲浦感到

了威胁竟在他修建花门楼时提出当年赠送的

地毯是借给的，现在该是偿回了。纳尼班达老

爷虽然生气，还是拨了一批地毯还给德鲁菲

浦，但德鲁菲浦却要的是原货，如果没有了原

货就折价五千两银子，以致双方的关系彻底

闹翻。待到姑臧城里最繁华的花门楼客店开

张，德鲁菲浦就派了心腹阿尔萨斯常来讨

账。阿尔萨斯一来就指着脸上的疤说：要不来

账，是不是觉得我丑呀- 瞧见这条疤吗，这可
是和人打架落的纪念. 阿尔萨斯便和花门楼
的众伙计打过了几场。当然是花门楼的伙计

们赢了，但每次抬着血淋淋的阿尔萨斯像死

狗一样扔到了花门楼外的土街上，阿尔萨斯

爬起来又扑了来，或者在店里捣坏桌椅，或者

就躺在店门口一把一把将脸上的血往门扇上

抹，影响着前来用膳和投宿的过往商贩。

纳尼班达老爷已不畏惧德鲁菲浦，而真

正害怕起丑恶的疤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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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这不是疤脸兄弟吗，怎么坐在门

口#”肥胖得有些雍肿的管家是换了一套衬
衣，从二道门走过来朗声地说，“德鲁菲浦老

爷还好吗#”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
“真不巧，老爷去州府了。”

“这你在骗我，今日德鲁菲浦老爷去了州

府，纳尼班达老爷哪里也肯去呢#”
“这就不好了，兄弟，上次你雇了五十个

流民连续三天来店里占了座位，只吃馕不吃

酒菜，已经害得我们开不成店，你今日又坐在

门口，岂不是成心要坏花门楼吗#”
“我要进去，他们不让进去呀$”
“你要见纳尼班达老爷，我家老爷真的不

在，当然不让你进来了。”

“那我只有坐在这里等着喽。”

“我陪你坐。”

管家拉过一条凳子也坐下来。门外有了

顾客，远远看见就走开了。而好事者却围上

来，有指责疤脸的，有嘲弄疤脸今日这么温

柔，不让进去就不进去了# 羊咩咩叫起来，开
始拿角撞挡栏，“管好你的羊$”管家说。
“这羊要把坟墓修到纳尼班达老爷的肚

腹里的。”

“管好你的羊 $”管家厉声地又说了一
句。

持烧火棍的伙计一棍磕在了抵着挡栏的

羊角。

阿尔萨斯终于有些火了，他一下子把羊

拉住，再一次用双腿夹了，说：“纳尼班达老爷

不肯要你$”拔出别在腰带上的刀在空中晃了
晃，众伙计哗地退了一步。但阿尔萨斯的尖刀

却落在了羊的额上划口子，一道血就殷红地

流出来。羊毛洁白光亮，血流过了胯子竟不留

一点痕迹在地上溅着。阿尔萨斯再不看了管

家，放慢了动作，把刀噙在嘴里，腿夹得更紧

了，一手扼住羊角，一手塞在刀口往下剥皮。

门外围观的轰地向后散了，散开来又驻住脚，

众伙计面面相觑，拿眼看管家，管家抖了抖

衣，依旧坐着。羊皮往下剥，剥出了羊头骨，剥

到了羊的眼部，两颗琉璃一样的眼球骨碌滚

下来，但各连着肉线儿没有掉到地上。羊的鼻

骨露出来了，是一个槽形，嘴巴露出来了，白

生生的两排牙齿，羊脸就一块厚布似地搭拉

下，一晃一晃垂在下巴上。羊还在叫着，有了

小儿的哭声，身子却不能挪动，一把粪蛋儿撒

落得如爆豆在地上蹦，四蹄就踢跶着青石台

阶，发出金属的响。浓烈的血腥味弥漫了整个

大厅。纳尼班达老爷的脸色难看得厉害。管家

从凳子上站起来，说：“是不是过分了，疤脸$”
“我剥我的羊。”阿尔萨斯说。

“我们怕你了，行不行#$”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
“老爷确实不在⋯⋯”

阿尔萨斯丢开了羊，他用刀刮起溅在右

胳膊上的血，刮着刮着，刮净了，刀尖又是一

旋，挑出来的是一疙瘩肉，围观人中有了尖

叫，阿尔萨斯并没回头，将肉塞进了嘴里，慢

慢地嚼，喉结骨上下滑动着，咽下去了，再用

刀在胳膊上剜。

“这何必呢，兄弟，”管家说，“不就是五千

两银子吗#”
“我不是为德鲁菲浦来的$”
“不是为德鲁菲浦老爷#”管家疑惑了。

“那你见我家老爷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我传
达给纳尼班达老爷。”

阿尔萨斯用左手到怀里掏，左手弯不过

来了，他把刀扎在挡栏上，右手掏出一张纸来

交给管家，管家并不收取。

“你念吧，纳尼班达老爷是不会收看沾血

的信的。”

“我不识字，”阿尔萨斯说，“我是托人写

的。”

管家让那个小伙计接过信来念，小伙计

浑身颤抖，念道：“致辉煌的纳尼班达老爷的

花门楼府地，一千次一万次地祝福。臣仆阿尔

萨斯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祝

尊贵的老爷万事如意，安乐无恙。”

管家一定是知道了纳尼班达老爷就站在

二楼的走廊上，他吩咐小伙计高声念，但他觉

得小伙计是不是念错了# 纳尼班达也觉得是
自己耳朵有了问题。

“尊贵的老爷，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中

国通鉴》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书$”
果然是书的事。可德鲁菲浦是不读书的，

而不识字的疤脸读什么书呢#“有阴谋$”纳尼
班达心提了起来。

“是范尔宝兹告诉我的，范尔宝兹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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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读你的书了，他念给了我其中写到我的部

分。尊贵的老爷，臣仆能被你写进书里，我感

到了天下的荣耀，老爷原来还熟悉我，甚至知

道我的乳名- 现在满姑臧城的人，不，粟特国
里和所有来国内的商人都在读你书，你的书

犹如行夜路人手里擎着的灯笼，没有它就只

能在黑暗中摸索。昨天中午，这是我亲自经历

过的事，我和梅特尔斯打架了，我把他打趴在

地，他爬起来，再打趴在地，他还是爬起来，我

从怀里掏出了你的书，照他头上就那么一拍，

他立即就昏了。老爷，你的书是多么有分量

啊-”
纳尼班达老爷身子挪了挪，站近了扶

栏。

“尊贵的老爷，我现在要向你汇报，拉兹

美在酒泉一切顺利，纳尼司巴尔在沙州也一

切顺利。拉兹美和纳尼司巴尔都听我的，他们

反复地叮咛我要向你问候。

“⋯⋯有一百名来自萨马尔干的粟特人

现居在黎阳，他们远离自己的乡土，在沙州有

四十二人，我想你是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的，

他们心里除了国王陛下，就完全是你了，老

爷。我们曾经吃过饭，主席的座位没人坐，是

空着留给你的，没有你来坐着，谁还能配坐在

那里呢.
“我们已经说定了，要为你获取利益的，

但是，尊贵的老爷，国内的永嘉战乱并没有结

束，我们失去了在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情

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

品。这期间，我们共卖掉二百件纺织品。对我

们来说，尊贵的老爷，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

的商业信誉尽可能地长时间得到维持，而这

方面惟有你才能领导我们，否则，粟特人寸步

难行，以致坐而待毙。

“老爷，我已为你收集到成捆的丝绸，这

是属于老爷的。不久，拉兹美收到了香料，共

重八四司他特，对此曾作有记录，我本应让他

把收据先捎回来，拉兹美竟不小心把收据烧

了，这该死的白痴⋯⋯”

不知什么时候，夫人已站在了纳尼班达

老爷的身边，纳尼班达看了夫人一眼，夫人正

要启唇，纳尼班达却走回了房间。

“拉兹美也不随从德鲁菲浦了.”
“拉兹美和这个疤脸都是小人。”

房门还开着，依然能清楚地听着小伙计

的声音。

“⋯⋯这些钱应该分别开着，你知道，我

还有个儿子，转眼之间，他会长大成人，如果

他离家外出，除了这笔钱之外，他将得不到任

何其它的帮助。纳尼班达老爷定会尽力成全

这件事的。他有了这笔钱，就能成倍地赚钱，

如果这样，对我来说，你就像救命于大灾大难

中的神灵一般的恩人，在儿子成年娶妻以后，

就让他守在你的身边。儿子叫戈特斯尔范，你

记着他的名子，他现在改成这个名子，我是把

我的乳名重新给了他，为的是你能容易记住

他。”

纳尼班达自己去斟了一杯酒，又给夫人

斟了一杯，夫人有些迟疑，立即双手接了。

“老爷，这是怎么啦，事情会是这样.”
“他的乳名叫什么着. 他说我在书上写到

了他，我写到了他吗.”
“这恶棍一定弄错了，你怎么会写到他

呢.不管他叫阿尔萨斯还是叫戈斯尔范，死了
喂狗狗也不吃的-”
“戈斯尔范.他的乳名叫戈斯尔范.- 我是

写过戈斯尔范的一段事迹的，可戈斯尔范是

我在金城遇到过的一位楼兰人，忠厚刚强，乐

于助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个戈斯尔范已

经死了，他怎么就是戈斯尔范.-”
“尊贵的老爷，我将要去敦煌收取三十二

袋麝香，这是我个人买的，我将它要送给你

⋯⋯”

“另外，我专门去了昆仑深山的牧场为你

购买了一只羊，这羊毛色洁白，盘角晶莹，眼

睛发亮得像宝石，它是我叩见老爷的见面礼

品，也象征着我阿尔萨斯，不，是戈斯尔范对

老爷你的忠诚-”
纳尼班达老爷仰头喝下了杯中最后一半

酒，他要走下楼去。

“老爷-”夫人挡住了房间门口。
“我下去见见他。”

“他的话你能相信. 你不觉得奇怪吗，咱
们多想把他从德鲁菲浦那儿撬开都没个办

法，他能这么容易就背叛了德鲁菲浦.-”

纳尼班达老爷看着夫人。

“他绝对是小人-”
“是小人。小人是经不住受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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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德鲁菲浦要欺骗你，那也就是欺

骗罢了，可来的是阿尔萨斯，你才不能露面，

你瞧见他那样地屠羊和自残，这残忍的恶棍

就不会伤害了你吗"”
“弱者才残忍。”纳尼达班老爷说，“你要

清楚，他毕竟是可怜的弱者#”

纳尼班达老爷脱掉了长袍，一步一步脚

声很响地走下了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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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贾平凹已经在本刊连续发了三个短

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年他就写了这点东西，也

是破天荒第一次将这些小说集中在一家刊物上推

出。

曾几何时，有评论就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已到

了边缘化。还有一种说法是贾平凹在写完最后一部

长篇后将要罢笔。人们对贾平凹画的关注远胜于文

学作品本身。但实际上这种评论和这种传言都是不

准确的。贾平凹最近除了在《收获》上推出了自己的

新长篇《病相报告》外，再就是在本刊发表的这几个

让人众说纷纭的短篇小说。这几个短篇，纵观起来，

虽说不失为贾平凹式的幽默与狡黠，但是风格样式

又是截然不同的。《猎人》的荒诞而寓言化——— 一个

总想博取美色，并幻想吃上炒熊掌，爆熊掌的家伙，

在追击狗熊的过程中，却总被似乎有了人的性灵的

狗熊给“干”了一下。这故事当然不是真实的，许多

读罢他这篇小说的读者也常被卷进人与兽与自然

的迷魂阵，认为看不懂，甚至本刊发表的读者来信

也并没隐讳对他尖刻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的另一侧

面，则反映出了中国部分读者这么多年来，其阅读

习惯仍停留在面上而深入不到人的灵魂深处。评论

家谢有顺认为这个短篇是一个经典的短篇，作家王

旭峰对此也颇有称道。特别是当刘海洋的泼熊事件

发生后，贾平凹的这篇小说似乎就更有了另一个层

面上的预见性。我们虽然有文化，上了大学，但就是

不懂怎么和自然和兽类和谐相处。人对自然对另一

种生命的占有欲，反过来又会受到自然和兽的惩

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篇小说，你还有什么不明

白的呢"
如果说《猎人》是一篇带有荒诞色彩的作品，那

么《饺子馆》则可说是再现实不过的小说了，贾平凹

言他是根据西安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这个

短篇他同样剖析了人在社会上怎么找准自己位置

的问题。把贾德旺和胡子文的角色用金钱润滑剂互

换了一下，人的目标也就产生了错位，贾德旺开饺

子馆开成了政协委员，让人啼笑皆非。贾德旺光宗

耀祖返乡，自比伪参议刘三胜，更是恶性膨胀到了

极点。对比之下，酸腐的胡子文经受不住金钱的诱

惑，既想躲开腥味又忍不住沾上腥，最后两人双双

命归在钱袋下，让人哑然失笑后又在胸中徒然升起

一股黑色幽默般的酸楚。这个短篇，应该说是贾平

凹改变创作风格后近年来写得最出色的一个短

篇。

根据 ’&%% 年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封信的内
容改造出来的 《阿尔萨斯》不知是不是贾平凹首次

写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这篇发在本期上的作

品，把我们的阅读视线拉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里面作者着力塑造出的两个人物阿尔萨斯与纳

尼班达老爷应该说是在同一种文化里生出的两个

分枝，阿尔萨斯的野蛮和愚顽颇似 《水浒》中的牛

二，但他有时又表现出非常谦卑的样子，这让满腹

经纶，学高八斗的纳尼班达老爷经常感到不知所

措，一个残忍的“弱者”，往往会用无赖的手段得逞

自己的卑鄙的目的。一度曾饱受舆论的所谓“公正

批评”的贾平凹不知是不是借这篇东西喻示了自己

真实的心理体验。把这种心理放在远古的异域中展

示出来，也许是他想说明千年而来的人性的弱点至

今也难以改变。而对人性弱点的剖析也正是贾平凹

近年来所追求的。如果你想在这些作品中找到贾平

凹早期作品《兵娃》《山地笔记》《腊月·正月》里的

那种韵味是找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

稀释了。贾平凹的这一系列探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

落后了，时间本身会检验的。

但不管怎么说，贾平凹借这些作品的推出，重

又回到了文学的焦点中。


